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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诗意
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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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乌斯托夫斯基和他的散文

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巴乌斯托夫斯基生于员愿怨圆年，卒于
员怨远愿年。先后就学于基辅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因第一次世界
大战而辍学，当过电车司机、卫生员、冶金工人、水手，十月革命后参加

过红军。在《海员报》和罗斯塔社担任编辑，直到员怨猿圆年《卡拉布加兹
海湾》一书出版，开始成为专业作家。接着发表了《查理·隆谢维尔的

命运》、《科尔希达》、《黑海》、《北方故事》等。从员怨源缘年开始写自传
体长篇小说《人生的故事》，以个人经历为线索描写了从员怨世纪末到
圆园世纪猿园年代的俄国和前苏联的广阔生活画面，可惜没等完成作者
便与世长辞了。他的作品得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赏识。员怨远缘年
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

巴乌斯托夫斯基论年龄与费定同岁，比富曼诺夫只小一岁，然而论

成名的年代却要晚一些，不能不说是大器晚成。他在念中学的时候，就

在员怨员员年发表过短篇小说，这可能是由于中学语文教师的影响，所以
从那以后他换过很多职业，都是为了充实生活，直到员怨猿圆年发表《卡拉
布加兹海湾》，才一举成名。

卡拉布加兹海湾，现名卡拉博加兹戈尔湾，在里海东岸，属土库曼

斯坦，盛产芒硝，可提炼硫酸盐，圆园世纪初曾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争夺
的目标，帝俄和前苏联都曾多次派出考察队，直到该书发表为止，前苏

联也只是拟议建造化学联合工厂。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被巴

乌斯托夫斯基用游记的形式写成几起几落的故事，并拖着一个为人类



储存热能而防止地球毁灭的光明的尾巴打动广大苏联读者，并博得高

尔基和罗曼·罗兰的好评。更有甚者，作者游历梅晓拉之后，写出《梅

晓拉地方》，从此这块地方成为旅游度假盛地，自然景观遭到破坏，为

此而受到普里希文的责难。

巴乌斯托夫斯基跟普里希文一样，也爱写大自然，爱写游记。但是

巴氏的游记更符合传统形式，巴氏不仅写处女林式的自然风光，也写人

类征服大自然的成果，如《海的诞生》就是写伏尔加和顿河之间的运河

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呼吁保护大自然。如果说普里希文“想为人

们哪怕保存几小块这样原始的土地”的话，那么巴乌斯托夫斯基则具

有更现代的观念，主张改造大自然，同时又尽一切力量保持生态平衡。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苏联是有名的散文大师，巴氏热在苏联从远园年
代开始，在我国俄语界当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学俄语不读巴氏

作品，尤如不读普希金的诗一样。巴氏散文的优美在哪里？一般都说

是抒情情调。连巴氏的短篇小说，也富有抒情，就像优美的散文一样。

比如短篇小说《电报》，严格说是对忘记了老母亲的女儿的责难。但是

故事情节和叙述语言都那么轻松自然，使你读过之后，更多的感到的是

惆怅，而不是愤慨。所以我觉得，巴氏的抒情笔调是奠定在作者的审美

观或审美角度上。上面说过，不起眼的梅晓拉在作者笔下就写活了，变

成人人朝拜的地方。再如坐轿车途中遇暴雨，本来是最令人苦恼的事，

可作者偏偏不顾别人的批评，把闪电中出现的白桦树和火红色的狐狸

写得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本集收入的前员员篇，包括各类文字，其中关于卫国战争的就有缘
篇。这些文字不仅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反映出作者在战

场上的真实感受。“我们侧身望着，等待轰炸。炸弹尖啸一声，大地发

出叹息，接着一片爆炸声，尘土四起，有一块热弹片落到附近的泥土里。

我躺着望它。它闪耀着死亡的蓝光，我觉得它那尖利的钢碴儿恰恰表

现了德寇的恶毒和卑鄙。”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集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苏联作家的纪念性随笔。其中有写老一辈

的，也有写同辈的。从这些文字不难看出作者性格随和，对每位作家都

发现人之所长，而不去吹毛求疵。尤其是关于格林的一篇，可以说是为

格林立传。因为除开《红帆》之外，格林的生平几乎不为人知。关于费

定的一篇好就好在写出大作家的平凡处。这里文字大多选自员怨缘愿年
出版的六卷集，又从员怨愿猿年出版的怨卷集补进两篇（关于爱伦堡和费
定）。关于普理希文的取于《人生的故事》。前员员篇是按发表年代编
排的，第二部分的苑篇是按被写的作家出生先后编排的，这样似乎读起
来更方便些。

最后一编《散文的诗意》，是作者谈散文写作的技巧的，也顺便谈

到《金玫瑰》（一译《金蔷薇》）一书的写作过程。当作家又同时研究创

作的人，为数不多，所以巴氏这部《金玫瑰》可以说难能可贵。尤其是

作者不是用议论文的体裁，而是用小说和故事的体裁，用轻松的散文笔

调写来，就写得饶有趣味。像《夜行车》就脍炙人口。作者对语言的研

究，虽然经过翻译难免失去光彩，但是他那种钻研语言的精神，向老百

姓学习语言的谦逊，不都值得后人学习吗？译诗固然难，译好散文也颇

不易，如有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译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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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中尉摇员摇摇摇摇

施密特中尉

赫尔松草原渐渐消失在傍晚的黄尘里。海上是暴风雨过后

的长浪。夕阳炎热而暗淡，低悬在古老的碧绿的海面上，干燥的

暖风从南方什么地方吹来，大约是从安纳托利亚海岸。

暮色中，轮船驶过一座小岛的凄凉的海岸。天上的星星剧

烈地颤抖，桅杆吱吱嘎嗄响，只有发动机发出均匀的叹息。

从高高的船长桥楼上传来喊声：

“别列赞！”

红旗呼啦一声顺着桅杆落下来。

大家都脱帽致敬。

驾驶室里的舵手转过饱经风霜的结实的脸庞，隔着玻璃窗

久久地注视着岛上。

岛上埋葬着发动黑海舰队起义的施密特中尉�。施密特和

跟他一齐遇害的水兵们的尸体，被疾驰的炮车碾为平地，连墓坑

都是马蹄刨出来的。

这就是施密特中尉。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墓地上发出的誓言

震撼人心：我要把所有的力量和智慧，把我的生命献给复兴祖国

的事业！据说施密特讲演的口才远远超过饶勒斯�。当他在法

�

�

彼·彼·施密特（员愿远苑—员怨园远），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委员，员怨园缘年率领“奥恰科
夫号”巡洋舰起义，失败后被害。（译注，下同。）

饶勒斯（员愿缘怨—员怨员源），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曾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右翼领袖，创办
过《人道报》。



圆摇摇摇摇 摇散文的诗意

庭上讲演时，警卫都放下了步枪，而法庭上的庭长———一位老团

长———也为之落泪。

“我死得很荣幸，因为你们执行枪决时一定要把我绑在立

柱上，而这根柱子将成为奴隶制的俄国和自由的俄国之间的界

标。”

有个当时在场的人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面容，他那双

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他那自豪的神态，永远忘不了这位‘光明的

演说家’，他有一颗赤子的心肠，他在临死前那么自然地提到基

督，真令人感动。”

施密特是意志的化身，是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凡是缺

乏意志的人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或者羞愧得无地自容。他

不带任何武器来到军舰上，号召水兵起义。水兵们洗耳聆听，连

老将军们都默默无言、毕恭毕敬地送他下船，情不自禁地佩服他

那达到疯狂程度的勇敢。

“奥恰科夫号”起义、圈套、在狱中度过最后的日子⋯⋯

岛上起雾了，笼罩在一片灰色的暮霭中。天上几颗大星星

凝然不动，也显得暗淡，我们的船高举着桅杆上白色的灯火，向

昏暗的远方和无边无际的海洋驶去。

这是平淡的一天。天气凉爽。地点很偏僻，是在奥尔洛夫

省的一个被人遗忘的县份。庄稼沙沙作响，大路上扬起白色的

尘埃。我来到一座大村庄，正街有三里长，村头的牧场上还有一

座旧教堂。想歇歇脚，便踅进邮政所所长的办公的地方。

屋内很闷，天棚低矮，墙上糊着发黄的旧《俄语报》，只是窗

台上摆着风仙花。我顺手翻看一本厚厚的、已被翻脏了的明信

片册。等我翻到最后一页，突然好像有一把尖刀扎在心上。

这最后一页贴着施密特中尉的照片。旁边印着他的誓言。

我读了一遍。立刻意识到，所有这虚度的年华，这充满模糊的渴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施密特中尉摇猿摇摇摇摇

望和期待的岁月，都不是真正的人生，缺乏勇气。又领悟到，所

谓模糊的期待，就是对健康、自由而欢乐的生活的向往，施密特

正是号召我们去为这种生活而斗争。

我走时已经黄昏了。松树林被风刮得呜呜响。心里一直想

着施密特，想着这个用自己的一生创造了一个最悲壮动人的传

说的人。

去年我又来到塞瓦斯托波尔，在施密特的遗体迁葬整整一

年之后。

果园里扁桃花盛开，雪白的和淡粉的花瓣撒满小径，这正是

克里木的春天，明净而平和。海浪如梦如痴地拍打着赫尔松涅

斯古城的遗址，每到黄昏船厂一带便在暮雾中闪烁着一条条金

链似的灯火，天空中不时掠过探照灯惨白的光带。我在教堂街

上施密特常去的一家住了三天。女主人清楚记得他，说他是一

个沉默寡言、谦虚而腼腆的中尉。

于是我明白了：施密特是大海所哺育和培养的人。大海给

予了他广阔的视野，使他养成大胆和自由思维的智慧。我想到

这个严肃而腼腆的人是如何锤炼自己坚强的意志力的，如何怀

着对人类的纯洁的信念，并且时时刻刻爱护它，而他正是因为怀

着这种信念而被枪杀的。当我想到这一点时，似乎感觉到，施密

特是离不开大海的，离不开这清爽的风和这腼腆而纯洁的海滨

的春天⋯⋯

员怨员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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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教 堂

不久以前，红军部队发动强攻，收复了乌克兰的白教堂市。

我的祖父———一个慈祥的老人，生着一对蓝眼睛，银发飘洒，和

我的父亲，都在那里土生土长。我小时候也常常到那里去。所

以我很难想象在这座城市里进行残酷的坦克巷战的情景。说得

更准确，不是巷战，而是在林荫路上交锋———这座城市有宽阔平

静的林荫路，路旁长满蒲公英，路上被太阳照得暖洋洋的，飘逸

着杨树叶子和莳萝的芳香。

请设想一下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或者英国的另一座

古城———伦敦人到了那里，不仅在夜里，而且在白天可以听到树叶

的沙沙声和公鸡的喔喔啼鸣———如果发生巷战，该是什么情景。

白教堂是一座古城，曾是乌克兰首领的都城。城郊有一座

庞大宏丽的亚历山大花园，一度曾归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女儿勃

拉尼茨卡娅伯爵夫人所有。普希金和密茨凯维奇都曾经游览

过。这座花园使人觉得进入了童话世界。树木高大茂密，经常

笼罩着淡淡的烟雾———可能由于阳光照射，也可能由于雨的湿

气。树林里常常有野鹿出来到喷泉旁喝水。而喷泉直接从草丛

里，从野玫瑰丛里、旱金莲丛里向上喷溅。花园的地势越来越

高，可分上好几层，所以光线和色调也有许多层次，其中的魅力



白教堂摇缘摇摇摇摇

和深邃的秘密，恐怕只有天才的科罗�才能传达出来。

亚历山大花园里有罗西河流过，河水深而清澈。河面上长

满睡莲。在我小的时候，这条河流经花园的地方，用生锈的铁链

子拦住，以免小船进来撞坏睡莲或惊走栖息在河里的天鹅。罗

西河流经市郊还要穿过阿夫拉登山。这座山不过是喀尔巴阡山

的余脉，由于年代久远，河水一直冲刷到山根底下了。于是在乌

克兰大草原的心脏有一条山溪被红色的花岗岩岸夹在中间，形

成许多瀑布，响声不绝。

我的童年最初就是在白教堂度过的，这座古城坐落在乌克

兰一片片淡蓝的和金黄的田野中间。在我的记忆里，它好像落

在马齿苋蔓生花上的一颗温暖的露珠，好像当地用来烧炉子的

麦秸的香甜的烟味，好像老祖父给我讲的故事———他在尼古拉

朝代当过兵，常讲远征色雷斯的故事。

整个夏天，祖父都住在养蜂场的窝棚里。蜜蜂都喜欢他，据

他说是因为老人说话的声音温和，再就是他从来不吸烟。我小

时候常听他唱歌，他的声音沙哑刺耳，唱的是古代扎波罗日哥萨

克的歌曲。这歌声有时带有草原的忧郁，有时变成热烈欢快的

节奏。老祖父还记得从前乌克兰还没修铁路的时代，他曾经跟

着大车队，赶着灰牛，从克里木拉上盐和鱼干儿，送到基辅。

当时白教堂还住着许多耍手艺的犹太人———钟表匠、皮具

匠、鞋匠和马车夫。他们都很穷，但是善良而快活。他们常常送

给我罂粟籽糖，有时是陶笛或复制的画片。每当我母亲坐到钢

琴旁弹琴的时候，庄严的琴声传到街上古老的杨树中间，邻近的

手艺人便都汇集到窗前，坐在草地上聆听，还不时摇头晃脑。然

后老车夫门德尔赶着马车悄悄走来，停住车，并不下来，坐在那

� 科罗（员苑怨远—员愿苑缘），法国画家，擅长风景画，以丰富的阴暗色调和幽雅的银灰色调
著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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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听肖邦或柴可夫斯基的乐曲。他的老马站在那里睡着了。乐

曲弹完了，门德尔摘下帽子，用帽子擦擦眼睛，对我母亲说：

“您真是个伟大的演员！但愿您能长命百岁！”

远月，到了乌克兰民间的伊万·库帕拉节，在闷人的夏夜，

地平线上不时有电光打闪，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市郊的河面上

便会飘来许多用野花编成的花环，花环上还放着点燃的蜡烛。

这是乌克兰姑娘的一种算命的游戏———谁的蜡烛燃烧的时间

长，谁的寿命就长。

关于这座城市的美妙和诗意我还可以写上许许多多，可惜

既没有篇幅，也没有时间。

如今白教堂被收复了。德寇是职业的杀手，他们毁坏了城

市，在山沟里枪杀了数以百计的和平的手艺人，砍光了亚历山大

花园的树木。但是正像老祖父的歌中唱的，还没有一种乌云不

被乌克兰热烈的太阳的光芒刺透。

乌克兰将在灰烬中得到新生，还会开遍鲜花，茂密的树木还

会沙沙响，还会歌声飘扬，人民还会从事壮丽的劳动。

员怨源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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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木的春天

我们的军队进入了克里木。攻占了占科伊。攻占了刻赤。

在这些夜里，塔夫里达低矮的星空已经在我们战士的头顶上燃

烧。它总是在琼加尔和锡瓦什湖对岸欢迎我们，一到占科伊，想

象到再过几小时便可看到南国的风光，不能不令人感到欢快的

心跳。那塞瓦斯托波尔的蓝色的港湾、无数的舰船、黄色的码

头，纷繁杂陈，令人眼花缭乱。还有那盛开的扁桃花，还有那亲

切的黑海水光接天。黑海是大地上最优美的大海之一。

我们知道，克里木已经被破坏了，被德军的士兵的大皮靴践

踏了，但是它又要成为我们的土地。我们知道我们会解放它。

德寇在我们珍爱每棵树、每个拐弯的茂盛的花园里，放肆地嬉

笑。德寇把英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变成一片瓦砾场。

德寇玷污了克里木神圣的土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解

放克里木，我们的克里木，那里的海角的巉岩峭壁沐浴在蓝天和

水光之中，而大海把落叶送到悬崖的脚下。克里木使我们每个

人都想让时间停住，以免失却青春的感觉。在克里木的生活，好

像大海的早晨一样，总能令人精神振作。在那里的生活已接近

顶颠，黄金世纪清晰可见。克里木对我们说来，永远是激发灵

感、充满诗意和宜于创作的土地。

整个克里木，包括路旁的石头，都充满着伟大的回忆。普希

金曾到过这里，到过古尔祖夫。关于克里木他写过天才的诗句：

“一条浮云散了”。列夫·托尔斯泰在克里木写出了最早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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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卓越的俄国士兵的短篇小说。为了保卫克里木，几位“出身

水兵”的伟大将军，如纳希莫夫和科尔尼洛夫献出了生命。在

克里木举行过“波将金号”起义，在克里木施密特中尉进行过斗

争，契诃夫在奥特卡的小白房里写下了令人惊叹的短篇小说。

红军正在攻打彼列科普。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成千上万的渔

民、水手和农民为祖国贡献出多少胜利和欢笑，多少热爱自由的

思想。

凡是到过克里木的人，离开它的时候都会带走对这片多石

的土地的永生的爱———克里木就是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魅力。

我们的军队进入克里木。不久整个半岛，从刻赤到塞瓦斯

托波尔两岸之间的光辉的土地，都要赶走厚颜恶狠的法西斯匪

徒。首都上空礼炮轰鸣，传遍莫斯科近郊的森林，报告费奥多西

亚、苏达克、雅尔塔、阿卢普卡、巴拉克拉瓦、辛菲罗波尔、塞瓦斯

托波尔———直至整个克里木的解放。

我们要恢复克里木。它那肥沃的土地、充沛的阳光和海上

的清风都会帮助我们。克里木沿岸入夜的海面上又会摇荡起万

点灯影，花园里又会开满鲜花，太阳又会照耀，葡萄园和黑海的

松林又会散发出沁人心肺的气息。

我们欢迎克里木的解放者。我们为他们而自豪。我们对他

们感到艳羡。是他们第一批踏上克里木的土地。他们将第一批

看到克里木的春天，他们得到了多么伟大的荣幸，多么伟大的光

荣和喜悦。这将是解放的春天：克里木多雾而清爽的源月———

大地开遍鲜花，每分每秒都会有几十亿的树叶萌芽，花苞绽放。

战士们面对着这被解放的土地上烂漫的春花，来到黑海之滨，望

着大海，情不自禁地摘下钢盔，舒胸呼吸：“这真是宝地！如今

永远属于我们了！”

员怨源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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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巴尔米拉

员怨源员年愿月，我们撤离敖德萨。夏季多雨。频繁的阵雨不

时地落在当时已空旷、但美丽的城市。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

的暖风，柔软的“近东风”霎时间就把路面吹干了。雨后只留下

晒热了的大海和发黄的多孔的石灰岩的气味，凡是到过敖德萨

的人都熟悉这种气味，因为敖德萨的房子就是用这种好像海石

沫子似的石灰岩建造的。

我们在撤退，但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座城

市———这是一座富饶乐观的城市，它那快乐振作的精神一直影

响全国。

过了梯利丘尔湾，我们在草原里露宿。给我们开车的司机

不肯睡，坐在大卡车的踏板上吸烟，一边望着西方，西方漆黑的

天空里，升起一片无声无息的黄色的火光。

“又空袭敖德萨了。”司机说。“那里打仗，可这里静悄悄

的，只能听见苞米沙沙作响。”

司机沉吟一会儿。

“我是不是疯了？”他自问自答地说。“整天只想着一个念

头：等我回家的时候，回到敖德萨的兰日隆，该怎么走。我会慢

慢儿走，碰碰每家的栅栏门，摸摸每棵金合欢，仔细看看———也

许这金合欢被德国鬼子的毒弹打伤了。我就像个小男孩子似

的，坐在这儿瞎想。多可笑！”

谁也没搭腔。他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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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想象，到时候我该怎么走过整个敖德萨回到法国林

荫路，在那茂密的果园里，时时都有蝉叫，微风吹动小路上斑驳

的光影。我要穿过被太阳晒热了的整个市区，每一步都停下来，

看一看，想一想，而这些回忆和穿街而过的海风会使我的心跳得

更沉重。

我来到叶卡捷琳娜街和杰里巴斯街的拐角。这里每到傍晚

常有女孩子卖花。盆里放着凉水，装着一堆堆的玫瑰、芍药和丁

香。花顶上的树枝上还点着灯笼。尽管街角上电灯通明，但是

旧传统还是保留下来———卖花姑娘们自己带来灯笼点上，于是

柔和的光辉跟花香混合在一起。到了海滨林荫路。长着一排排

老树———法国梧桐。斜坡下面就是海港———庞大无比，烟雾缭

绕。防波堤上从早到太阳落都有一群敖德萨老人———他们爱嘲

弄人又爱发牢骚———在那里钓快活的鲭鱼。

沃龙佐夫灯塔。检疫港。早在员愿缘源年�，敖德萨就从这里

给予了敌人第一次回击。当加默兰舰队攻击敖德萨时，正是晓

戈列夫准尉率领一个炮兵连驻守此地。敌人有猿缘园门大炮一齐

开火，炮兵连坚持了远个小时，开始用源门大炮还击，后来用两

门，最后用一门。敌舰遭到俄军顽抗，终于撤退。

敖德萨奠基者黎塞留纪念碑。敖德萨人都亲切地称他为

“公爵”。公爵举起一只铜臂指向大海，仿佛在赞美黑海的辽阔

和蔚蓝的水光。

市剧院。普希金街。员怨源员年苑月，普希金住过的小屋被炸

弹炸毁了。只剩下一块断壁，上面的纪念铭文还完好无缺。有

一棵打坏了的金合欢也斜倚在断壁上，树叶还没枯死，微风吹来

哗啦响，还把影子投落在铭文上。普希金就是在这座小屋里开

始写《叶夫根尼·奥涅金》的。

� 克里木战争（员愿缘猿—员愿缘远）时期，英法舰队曾攻打敖德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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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里的斜桥。西班牙式平房。敖德萨有名的铁皮路的隆

隆声。海关上的旗。花园、拱廊、帕列 原罗亚尔的法国旧式建

筑、喷泉和到处都是一片蔚蓝的大海。

敖德萨市场。这里值得来看看听听。蔬菜堆积如山，带着

露水，有西红柿、茄子、青椒，还有西瓜和香瓜，大块发绿的羊奶

干酪，摆在包铁皮的柜台上的扁扁的比目鱼，都值得一看。小贩

和买主之间的对话洋溢着快乐，值得一听，市场上还有一排排胖

胖的渔妇，守着装小鱼的鱼筐。听她们亲切地吆喝：“买点儿猫

食吧，太太！买猫食吧！”

通向海边的台阶多么壮观。据敖德萨人说，世界上哪儿也

没有这么好的台阶。这并不是自己吹嘘，的确如此，有历史价值

的“伦敦大旅社”，它那白发苍苍的服务员，半个俄国都知道。

凉爽的地下室里卖塞尔查矿泉水和用长颈玻璃瓶装着的五光十

色的糖浆。每到秋天散发着炒栗子味，每到春天散发着深色紫

罗兰味。

海港里的造船台、沙坝上的蒸汽磨坊和工厂。生锈的铁

锚、石油和盐水的气味、泥疗的咸湖、卢扎诺夫卡疗养地的广

阔的海滨浴场———而这一切都沐浴在南国正午的干燥的阳光

中。

敖德萨人到处都开玩笑———不论在机关、在大街、在电车里

还是在市场上。玩笑说得俏皮而恰中要害。这是由于他们有过

多的乐观和才气，也由于阳光和热度过剩。

敖德萨真是地杰人灵，造成一批有才能、有文化又有活动能

力的人。敖德萨培育出一批杰出的作家、诗人、画家、政治家、音

乐家、学者和航海家。

巴格里茨基、维拉·英贝尔、卡达耶夫、斯拉温、伊利夫、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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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罗夫、奥列沙、基尔萨诺夫�，都是土生土长的敖德萨人。描

写敖德萨的小说和诗歌，数不胜数。敖德萨独特的生活题材俯

拾即是。只有懒惰和冷漠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信手拿来哪一

篇写敖德萨的短篇小说，都可作证。

库普林在敖德萨住的时间并不久，就写出不少出色的短篇

来。如描写敖德萨的一位犹太老人发现了牛顿的二项式，却不

知道有牛顿这个人存在。还有《冈布里努斯》里的音乐师萨什

卡。而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里所描写的一切，直到被吮干的

柠檬皮被大海抛到岸上来，都渗透着敖德萨生活的特色。

这座城市着装华丽，跟南方的大多数城市一样有些轻佻，它

适宜于劳作和娱乐，但是到了员怨源员年秋，却处于正面对敌的地

位。不过敖德萨没有发抖。快乐变成了疯狂，乐观变成了对敌

人的仇恨，说笑变成了勇敢。

敖德萨进行了顽强残酷、不屈不挠的战斗，不肯向敌人让出

一寸土地、一块石头。敖德萨的保卫者表现出整个民族的骄傲。

无论是水兵，有波将金舰和奥恰科夫舰的接班人，还是沙坝和摩

尔达万卡的工人子弟，还有赫尔松帆船船长的儿子和大喷泉、多

菲诺夫卡和奥维迪奥波尔的渔夫子女，都站在最前线，站在最危

险的岗位，被子弹打起的白色尘土眯了眼睛，落满耳朵和嘴———

他们是黑海哺育的一代勇敢快活、不亢不卑的人。

敖德萨又被我们攻克了。它那勇敢和苦难的历史还没有讲

� 巴格里茨基（员愿怨缘—员怨猿源），苏联诗人，原姓久宾。他的诗歌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
神。维拉·英贝尔（员愿怨园—员怨苑圆），苏联女诗人。她的长诗《普尔科沃子午线》曾获奖。卡
达耶夫（员愿怨苑—员怨愿远），苏联作家。已译成汉语的有：《团队之子》、《雾海孤帆》等。斯拉温
（员愿怨远—员怨愿源），苏联作家。伊利夫（员愿怨苑—员怨猿苑），原姓凡济尔别格，经常与彼得罗夫
（员怨园猿—员怨源圆）合作写书，后者原姓卡达耶夫，他们的代表作有《十二把椅子》等。奥列沙
（员愿怨怨—员怨远园），苏联作家，以写童话长篇小记而著名。基尔萨诺夫（员怨园远—员怨苑圆），苏联诗
人。擅于写政论诗，曾获国家奖。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